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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论马致远的杂剧和散豳

最集中的一个主题
刘 益 国

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,知识分乎曾经遭受过三次大的劫难,这就是秦始皇的 “焚书

坑儒”、元蒙统治者对知识分子的肆意作践以及清代的文字狱。生活在第二次大劫难中的元

代戏曲大家马致远,正是以其丰富卓越的杂剧和散曲作品,深刻地反映了在这次劫难申广大

知识分子的卑贱地位和愤懑不平。这是马致远的杂剧和散曲最檠中的一个主题。

自从孔孟提出 “学雨优则仕”、 “劳心者治人,劳力者治于入”C,以后,特别是从汉
武帝 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以来,虽然并不能真正如《神童诗》所说的那 样 “万般 皆下

品,唯有读书高”,但读书人在社会上都是比较受人尊重的。即使是在穷愁潦倒、饥寒交迫
的时候,他们都能甘守时贫,自 恃清高, “一箪食,一瓢饮

”,身处陋巷, “不改其乐”②。

但是,他们的尊严却被元蒙统治者的铁蹄践踏得荡然无存。在元代,知识汾子地位之低下,

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所仅见的。郑思肖《大义略序》云: “鞑法:一官、二吏、三僧、四道、
五医、六工、七猎、八民、九儒、十丐,各有所统辖。”谢枋得《送方伯载归三山序》也有
这种记载: “我大元制典,入有十等。一官、二吏,先之者贵之也,· 贵之者谓有益于国也。
七匠、八娼、九儒、十丐,后之者贱之者,贱之者谓无益于国也。嗟乎卑哉,介乎娼之下丐

之上者,今之儒也:” 其地位之低下,是可以想见的。

自隋唐开科举以来,读书一一应试——做官,成了中下层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唯一希望。

但是,这个希望在元代也完全成了泡影。据《元史 ·选举志》记载,从太宗九年(123D到仁

宗皇庆三年(131硅》的七十多年间废止了科举,读书人失去了可望改换门庭的进身之阶。陶宗
仪《辍耕录》卷二云: “国朝儒者自戊戍选试后,所在不务存恤,往往混为编氓。”他们既
无权,又无钱,处处受人轻贱。元无名氏〔申吕·朝天予〕《志感》云: “不读书有权,不识
字有钱,不晓事倒有人夸荐。老天只恁忒心偏,贤和愚无分辨。折挫英雄,消磨良蕾,越聪
明越运蹇。志高如鲁连,德过如闵骞,依本分只落的人轻贱。”O就是那些侥幸得了工官半
职妁入也难以称心遂愿。谢枋得《送方伯载归三山序》云: “学官似尊贵实卑贱,禄不足以
救寒饿,甚者面削如,J四针如,肌骨柴如。”就连官至翰林学士的赵孟旗也都有无 穷的感

锑,他在《罪出》诗中写溥: 
“谁令盥尘纲,宛转受缠绕。昔为水上鸥,今为笼中鸟。哀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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淮复顾:,毛羽日摧槁。向非亲友赠,蔬食常不饱。”可想而知,其他地位更低的知识分孑的

处境就更为艰难了。当时中枢及地方行政长官都由蒙古人或色目人充任,汉人至多只能担任
“佐贰”之职,处处受到排挤。胡侍 《真珠船》卷四《元曲》云: “盖当时台省元臣,郡邑
正官及雄要之职,尽其国入为lz,中州人每每沉抑下僚,志 不获展。如关汊卿入太医院尹 ,

马致远江浙行省务宫,官大用钓台山长,郑德辉馋州路吏,张小山首领官。其他屈在簿书 ,

老于布素者,当多有之。手是以其有用之才 ,而工j寓之乎声歌之末,以舒其怫郁感慨之怀 ,
盖所谓不得其平而鸣焉者也。

”马致远的杂剧和散曲并非无所谓而作,部是为了 “舒其怫郁

感慨之怀
”
的,是 “不得其平雨鸣”之作:

据 《录鬼簿》、《太和正音谱》、《元曲选》著录,马致远共创作杂剧十五种,其中描写知识
分子的就有《荐福碑 》、 《盂浩然 》、 《斋后钟》等九种,占 了大半。其它的一些杂剧,直
接描写的虽然不是知识分子,但剧中却时时有知识分子的思想在活动。而在那些苴接描写知

识分子的杂剧中,作者对知识分子不得志的愤懑和牢骚又描写得格外出色。比如 《荐福碑》

中的穷书生张镐,就是一个典型的不得志的知识分子形象。

张镐幼习儒业, “满腹文章”, “才学不在范仲淹之下”。但不为时用, “飘零湖海 ,

流落天涯”,不得已只能在长子县张家庄上的一个极蠢笨的张大 户家 “教 着 几个 蒙童度

日”。而之所以能蒙得这个混饭的差事,不是由于他才学过人 ,仅仅是因为他 与庄 主 张浩
“同名同姓”的缘故,其屈辱的地位是可想而知的。在第一折中,他刚

一上场就唱了这样几

只曲子 :

〔仙吕·点绛唇〕我本是那一介寒儒,半生埋没红尘路。则我这七尺身躯可怎生无一个安身处?

(六幺序〕我想那今世里真男子,更和那大丈夫,我战钦钦拨尽寒炉,则这失志鸿鹄,久 困鳌

鱼,倒不如那等落落分徒。枉短檠三尺挑寒雨,消磨尽这暮景桑榆,我少年已被儒冠误,羞归故望,

懒觏乡闾。

这是他当时困窘处境的真实写照。堂堂七尺之躯,倒象那 “失志鸿鹄久因鳌鱼”,终 日

为生计发愁,简苴无颜回乡见父老乡亲。由于有了这样的不平-张镐也就牢骚大发了,他这

样唱道 :

(汕葫芦〕则这断简残编孔圣书,常则是蠹鱼̂。 我去这六经中枉下了死工夫,冻杀我也论语篇、

孟子解、毛诗注,饿杀我也尚书云、周易传、舂秋疏。比及道河出图,洛出书,怎禁那水牛背上乔男

女 ,端 n勺可便定害杀这个汉相如。

〔幺篇)这壁拦 t⒈贤路,那壁又挡住仕途。如今这越聪明越受聪明苦,越痴杲越字痴呆福,越 *;1

涂越有了糊涂富。则这有银的陶令不休穹。无钹的子张学干禄。

作品写的是宋代的事,反映的却是元代的社会现实。读书无用,贤愚颠倒,这正是元代

社会的一大弊端。《诗 》、 《书》、《易》、《论语 》、 《孟子》、 《春秋 》,这些都曾经
被儒家奉为神圣的经典 ,宋代的赵普甚至声称半部 《论语 》就可以治国平天下④。但是在当

时,这些经典却只能用来养活蛀书虫,读书人靠读书只有裤冻死饿死p你纵然有司马相如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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才华,却比不上一个水牛背上的蠢家伙。 “越聪明越受聪明苦,越痴呆越享了痴呆福,越糊
涂越有了糊涂富”。马致远通过张镐的口,喊出了长期以来积压在广大知识分子心中的不平
和愤怒。清梁廷坍 《曲话》卷二评云: “此虽愤时嫉俗之言,然言之最为痛快。读至此 ,不
泣数行下者,几希矣!”

好在张镐还有一个在朝作官的好朋友范仲淹,将他的
“万言长策

”亲自 “献上圣人
”
冫保

举他做官。还修书三封,托三个朋友进行帮助。不然的话,他就只能永远飘流异乡了。但即

使如此,他也遭受了种种折磨。他持第一封信去投洛阳黄员外,谁知黄员外接到书信的当天
晚上就疾心疼死了;他持第二封书信往见黄州团练副使刘仕林,正碰上刘仕林也刚刚死了。

他气愤已极,将第三封书信撕了个粉碎,无奈何只得仍回张家庄教村童。由于 范 伸 淹 的保
举,张镐被封为吉阳县令,但张浩又冒顶了他的名字赴任去了。途中,正遇着落魄归来的张
镐。张浩为了掩人耳目,企图杀人灭口。幸得曳刺赵宝相救,张镐才免遭 暗算。他上 天无
路,入地无门,愤怒满腔 :

(醉春风〕行杀我也客路远如天,闪杀我也侯门深似海⋯¨

〔斗鹌鹑〕只为他财散人离,闪我天宽地窄。抵死待要属背低腰,又不会巧言令色。况兼今日十谒

朱门九不开,休道有七步才。他每道十二金钗,强似养三干剑客。

这正是元代知识分子穷途末路的绝望呼号。荐福寺长老见张镐走投无路,以慈悲为怀,准备

叫小和尚将寺中碑文打做法帖,卖作盘缠 ,助张镐上京进取功名,结果又被神龙 轰 碎 了石

碑。张镐彻底绝望了,他百般无奈,意欲撞槐而死,幸好范仲淹及时赶到,才避免了这场悲

剧。

作者通过对张镐曲折遭遇的描写,意在说明人生命运之无常,所谓 “时来风送滕王阁,
运去雷轰荐福碑

”。有人据此认定这 “无疑是一部坏作品”③,未免太武断了。因为作品对
张镐未遇之前种种不幸的具体描绘,真实地再现了元代知识分子的苦难遭遇,表现了他们的
不平和愤懑,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元代黑暗的社会现实,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,不 能 一概否

定。

马致远其它的直接描写知识分子的杂剧,有的已经失传,如 《吕蒙正风 雪 斋 后 钟》、

《风雪骑驴孟浩然》、 《大人先生酒德颂 》等等。但从这些题目来看,很明显,它们都是在
描写知识分子不得志的苦难遭遇。比如 《斋后钟》,就是描写吕蒙正未中状元之前所遭受的

种种屈辱。关汉卿,王实甫的杂剧《吕蒙正风雪破窑记》都是写的这一故事。从王实甫现在

仍在流行的 《破窑记》来看,作品主要写吕蒙正与刘千金在寒窑中挨冻受饿,粮无隔夜 ,衣

无数重,只得天天到木兰寺去赶斋。本来寺里的规矩是先鸣钟后斋饭,后来和尚改成先斋饭

再鸣钟。等吕蒙正闻钟赶去时,斋饭已经没有了。所表现的也完全是知识分子不得志时的愤

怒与不平。这是马致远杂剧的最主要的部分 ,也是马致远杂剧最集中的一个主题。

马致远素来有
“万花丛里马神仙”已之称,他的十五种杂剧有《,岳阳楼》、《任风子》、

《陈搏高卧》等六种都是
“神仙道化”、 “隐居乐道”剧,仅次于直接描写知识分子不得志

的作品。但是逑些杂剧仍然曲折地反映了元代知识分子的愤懑和不平,表现了他们的良好愿



望。

在元代,知识分子的地位十分低下,排在老九,但僧侣和道士的地位 却 比较 高,所谓
“三僧凼道”,仅次于官吏。因此,不少苦于没有出路的儒生甚至官吏都转雨入僧入道。赵
孟顺 《送高仁卿还湖州》诗云: “凄凉朝士有何意,瘦童羸骑鸡鸣前。太仓粟陈未易籴9中
都俸薄难裹缠。尔来方士颇向用,读书不若烧丹铅。故人闻之应见笑,如此不归殊可怜。”

谢枋得 《送方伯载归三山序 》亦云: “椎肌剜肉于儒户,不足则括肉敲髓及乡师。⋯¨管儒

者益众 ,食儒者益繁,岂古之所谓兽相食者欤?抑亦率兽而食人者欤?澹不胜其苦,逃 雨入

道入医入匠者什九。”当时,全真教非常兴盛,成了广大不为世用的儒生的安全避风港。全

真教主张 “其逊让似儒,其勤苦似墨,其慈爱似佛。至于块守质朴,澹无营为,则又类夫修
混沌者”。是儒、释、道之合流。它不以 “飞升炼化

”、 “祭醮禳禁诞夸”,而 “以识心见
性,除情去欲,忍耻含垢,苦 已利人为之宗” C。 与儒家 “穷则独善其身”的宗旨是完全一
致的,实际上是儒家的变种。所以,教徒中有很多都是 “苟全性命于乱世,不 求 闻达 于诸
侯”C的士人。正因为如此,那些 “神仙道化”剧所捕写的虽然是神仙度人、朝士邺隐的故
事9所反映的实际上仍然是知识盼子的处境、情绪、理想和愿望。
学仙成道,避世隐居,最根本的一个原因是由于人世的纷乱和社会的黑晴。马致远与人

合作的 《黄梁梦 》中的吕洞宾, “白幼攻习儒业”,就是因为历尽 “人事蹉跎”,饱尝世态
炎凉,最后才被正阳子汊钟离点化成仙的。《陈搏高卧》中的陈搏也曾经是一个文武全才的儒
生 ,“我往常读书求进身,学剑随时混。文能匡社稷,武可定乾坤,豪气凌云

” (南 吕 工̈枝花 )。
“囚见五代间世路干戈,生民涂炭,朝梁暮晋,天下纷纷,隐居太 华 山 中,以 观 时 变”

(第工折上场白),剧本从陈搏隐居的原因给我们揭示出了社会的黑暗,表现了知识分子的不
得志。后来宋太祖夺得天下,再三恳请他出山为官,他都执意不肯。他这样唱道 :

(滚绣球)三干贯,二千石,一品官,二品职,只落的故纸上两行史记。无过是重洇。列J稆而食。
虽然道臣事君以忠,君使臣以礼,哎 ,这便是死无葬身分地,敢向那云阳市血染朝衣。

曲文深刻地揭示了读书入仕宦的艰险,稍有得罪,便死无葬身之地。当时身居高位的不忽本

平章政事写有这样一套著名的散曲,这里试引两只曲子 :

(仙吕,点绛唇)《 辞朝》宁可身卧呻丘,赛强如命悬君手。寻几个知J心友,乐以忘忧,愿 作林

泉叟。

(天下乐〕明放杼伏事君置不到头,休 ,休 ,难措手。游鱼儿见食不见钩,部只为半纸功名,一
笔勾。急回头,两髭秋。            -ˉ 《阳春白t》 后集二

所谓
“伴君如伴虎”,由此可以看出马致远借陈搏之口所发出的仕宦险恶的感慨不是没

有根据的。

这些 “神仙道化
”剧者遍地表现了对人世社会的不满情绪和对神仙隐居生 活 的 热 情向

往。比如 :

(贺新郎〕你膏那龙争虎斗旧江山,我笑那曹操奸雄,我哭呵哀哉霸王好汉。为兴亡笑罢还悲

叹,不觉的斜阳又晚,想咱这百年入则在这燃指中间。空听得楼前茶客闹,争似江上野鸥闲。百年人

光景皆虚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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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然,他￠1对黑暗的社会并不是采取积极抗争的态度,只是淌积逃谶,发发牢骚?俱是,他
们毕竟不愿与反动统治阶级同流合污,特别是他们的牢骚,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封建社会的
黑暗现实。他们所向往的神仙世界,说得实际一点就是远离尘世的晦居生活。剧本中所描写的

神仙道士,实际上都是一些身着遘袍的隐士。象吕洞宾、陈搏这样的成仙成道的镭生自不必
说了,就连屠户任风子成道后,也都象一个身着逋袍的隐士。比如剧本笫四折他成道后所唱
的〔双调 ·新水令〕、〔驻马听〕两只曲子,盟面所描绘的神仙生活就完全是一个典型的隐士的
生活。所以,马致远的 “神仙道化”黜,就正如郑振铎所说的 “似乎都是不得意的聊且以遗
世孤高为快意的写法

”⑨,它仍然反映了元代知识分子不得志的愤懑和不平。

四

由于杂剧要受剧中人物和特定环境的限制,作者往往不能直接地抒发自己的恩想感情。

而散曲则,无此拘系,作者完全可以直接、尽情地倾吐自已心中之所欲言。马致远的散曲纵横

驰骋,挥洒自如,痛快淋漓地抒发了知识分子怀才不遇、愤世疾俗的真实感情,为元明清以

来的文人学士拍手叫绝。元代的周德清,明代的贾仲明、朱权、李开先、王世贞、王骥德 ,

清代的李调元、焦循、凌廷堪、粱廷柙等曲家都对之推崇各至。

马致远少年饱习儒业, “夙兴夜寐尊师行,动止浑绝浮浪名,身潜诗礼且陶情” (〔中

吕·喜春来了)《 六艺》。但不为所用,仅作了一段时间江浙省务提举这样一个闲官。所以,

他的不少散曲都有仕途坎坷、壮志难酬的感慨。比如 :
(南吕·金字经〕夜来西风里,九天周鸟鹗飞,困煞中原一布衣。悲,故人知未知?登楼意,恨无

上天拽!                  —— 《阳畚白雪》后集一

(双调·拔不断)叹寒儒,漫读书,读书须索题桥柱。题桥柱虽乘驷马车,乘车谁买长 门噼!且
若了长安回去。              -— .阳春白雪》前集三

这是马致远仕途不遇的绝望呼号,它真实地反映了在仕路闭塞的元代广大知识分子的困窘处
境。在这样的处境中,他们牢骚满腹,怒不可遏。但是,他们的牢骚又不敢直按针对当时的
元蒙统治者,这是绝对不允许的。元代的法律规定: “诸妄撰间曲,诬人以犯 上恶言者处
死”⑩, “诸乱制间曲为讥议者流”0。 所以,他们采用了历代知识分子习惯采用的方法 ,
借古讽今9故作洒脱,无限感慨古今兴废的无常,极力歌颂狂饮的快意,隐居的适情,以发
泄自己心中的不满。马致远的叹世、咏史、恬退的散曲都属于这类作晶,占了他散曲的半数
以上。比如:

(南吕。四块玉〕《叹世》白玉堆,黄金垛,一 旧无常果如河?良辰媚员休 空过。琉璃钟,琥 珀

浓,细 l要舞,皓戊歌,倒大来闲快活!     一一《梨园乐Ⅰ河》下
(双训·拔不断〕竞汪山,为长安,张 良放火连云栈,韩信独登拜将坛,朝工自刎乌汪岸。再谁

分楚汉?                 《太平乐府》二

〔荫吕·四块玉〕《恬迟》绿水边,青山侧,二顷良田一区宅。闲身跳出红尘外,紫 绀肥。黄菊

开,归去来。               -ˉ 《太平乐

"》

五

从曲中对人世无常的感慨 ,对历史上曾经疃赫一时的风云入物的冷漠态度 ,以及对隐居生活

的会心赞许 ,走 不难看出作者不得志的愤疾之情的。



厉来被称为散曲套数之冠的〔欢调·棱行船j《 秋崽》∶吏是集乌致远叹世、咏史、恬退

作品之大成,把马致远看破尘世嚣嚷、历代盛衰、名利富贵,主张及时行乐,恬退隐居的思

想表达得淋漓尽致。比如 :

〔离亭宴煞〕蛩吟罢
一
觉才宁贴,鸡鸣时万事无休歇。何年是彻?看密匝匝蚁排兵 ,乱纷纷蜂酿

蟹,急攘攘蝇争血。裴公绿野堂。陶令白莲社。爱秋来时那些 ,和露摘黄花,带霜烹 紫 蟹 ,煮 酒烧

红叶。想人生有限杯,浑 几个重阳节。人问我顽童记者。便北海探吾采 ,道东篱醉了也。

一 《梨园乐府 》上

清姚华 《曲海一勺·骈史 》云: “至于绚烂之余,归于平澹,牢骚之极,反为旷达。遂 乃寄

身世于糟丘,悟人生于梦蝶。″所谓 “奇身世于糟丘”,就是指不忽木平章政事的〔仙吕·点

绛唇〕《辞朝》
“宁可身卧糟丘

”套曲,所谓 “悟人生于梦蝶”,即是指马致远的这 一套曲

子。姚华准确地揭示了这套曲子旷达豪放的根本原因,就是 “牢骚之极”。有的人仅以这套

曲子所表现的人生如梦的虚无主义思想全盘否定套曲的社会意义9实际上是没有真正理解这

一套散曲。

当然,马致远 “牢骚之t极”也的确有 “过火”之处,这就是有的人所指责的 “不问是非

曲直
”。比如 :

(双调?拨不断〕酒杯深,故人心,相逄且莫推辞饮。君若歌时我慢割,屈原清死由他恁。醉和

醒争甚 ?
——《阳春白雪》前集三

(双调:庆东原)《 叹世》三顾草庐问,高才天下知。笑当时诸葛成何计!出 师未 回 ,长 星坠

地,蜀国空悲。不如醉还醒,醒而醉!   ——《太平乐府》二
(南吕·四块玉)《 海神庙》采扇歌,青楼饮,自是知音惜知音。桂英你怨王魁甚?但见一个傅

粉郎,早救了买笑金,知他是谁负心?   ——《梨园乐府》下
连屈原这样的耿介之士都不愿辩其曲直 ,连诸葛亮这样的天下尽知的高扌也笑其失计,连王

魁负桂英这样的入人都明白的道理也都表示怀疑。这也就是他自己所 说 的
“利 名 竭,是非

绝”∶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态度,也完全是由于当时社会的极度黑暗。在历史上,凡是在人们

大谈无是无非的时候,就正是当时的社会根本无是非可讲的时候。庄子之所以 主 张 无 是无

非 ,是因为当时 “天 下 大 乱,贤圣不明,道 德不一” (《 庄子·天下》)∶ 元陶宗 仪 《辍耕

录》卷二十三记载的〔醉太平〕小令,就谈到当时 “奸亻妄专权”, “官 法烂,刑 法 重,黎民

怨。人吃人,钞买钞”,“贼做官,官做贼,混愚贤”。并且认为
“
今此数语,切中时病”。

可见当时的社会本身就已经是贤愚混淆,是非颠倒,清浊不分的了。在这样的社会中,还有

什么是非可讲的呢?难怪当时不少的散曲作家都有这种牢骚,关汉卿(双调·乔牌儿〕套(歇拍

煞〕曲云: “急流勇退寻归计,采蕨薇洗是非。
”白朴〔双调·庆东原〕曲亦 云: “千 古是非

心,一夕渔樵话。”而实际上,他们也并不是真的不分是非了。白朴(中吕邛日春曲)《 知机》

就这样谈道: “知荣知辱牢缄口,谁是谁非暗点头。”马致远也是如此,其〔双调·夜行船〕

套(风入松〕曲云: “休笑巢鸠计拙,葫芦提一向装呆。
”其(双调·行吞子〕套(离亭宴带歇指

煞〕曲亦云: “常待做快活头,永休开是非口。
”
他们心里都非常明白,只是不愿开口而已。

因为在当时的社会里,说了不但毫无用处,反倒会惹出是非来:所以,马致远散曲中这些不

愿分辨是非曲直的牢骚话,仍然从侧面反映了元代的黑暗现实,是元代知识分子愤怒已极的

一种表示。

尽管马致远的杂刷没布象关汉卿的《窦娥冤》、 《鲁斋郎》等杂剧那样去苴接描写官府

硅o



的黑暗,表现人民的抗争意志,其散曲也没有象张养浩〔中吕·山坡羊〕《潼关怀古》、刘时
中(正宫·端正好〕《上高监司》那样的直接反映黑暗现实的作品。但是,其杂剧和散曲却比
较集中地、痛快淋漓地抒发了知识分子的愤懑和不平,从知识分子不得志的处境和牢骚方面
反映了元代的社会现实,仍然是有一定的价值的。

注释 :        ∷

①《论语 ·子张》、巛孟子 ·眯文公上》。

②《论语 ·雍也》。

③《雍熙乐府》十七、 《北宫词记》外集六。
④宋罗大经《鹤林玉露》七。

⑤张庾、郭汉城《中国戏曲通史》上。

⑥天一阁本《录鬼簿》附贾仲明挽词。

⑦元李道谦《甘水仙源录》。

⑧《三国志 ·诸葛亮传》。

⑨《插图本中国文学史》。

⑩《元史 ·刑法志三》。

⑩《元史 ·刑法志四》。

” 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⋯ ⋯ ⋯ ⋯

我校10项成果获四川省笫四次哲学社科优秀科研成果奖  :

十二月十五日上午,在省委大院礼堂召开了隆重的四川省第四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
成果授奖大会。会上,副省长、省评奖委员会主任韩邦彦作了评奖工作总结报告,省 委领导

杨超、聂荣贵分别讲了话,省委、省政府、省人大、省政协的领导同志向获奖者颁发了茱誉
证书、奖金和奖品。我校科研处长官毓德带领部分获奖人员出席了大会,老教授屈守元就坐
主席台评委席 ,

我校获得荣誉奖三项、一等奖二等奖各一项、三等奖五项。获得荣誉奖的是:屈 守元

《昭明文选杂述及选讲》(专著,天津古籍出版社,1988年 )、 l李安宅|《 藏族宗教史之实
地研究》(专著,中国藏学出版社,1989年 )、 ∷雷履平|《 梅溪闶》(古籍整理,上 海古籍
出版社91988年 );王文才《杨慎学谱》(古籍整理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8年 )荣获一等
奖;王仲镛《唐诗纪事校笺》(上:下册,古籍整理,巴蜀书社,1988年 )获得二等奖;获
得三等奖的是:张邦炜《婚姻与社会(宋代)》 (专著,四川人民出版社,·198θ年)、 }李安宅|参加
编写的《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》(资料书,中华书局,1989年 ),皮朝纲《中国古代审美
心理学论纲》(专著,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,1989年 )、 万光治《氵汉赋通论》(专著,巴蜀
书社,1989年 )以及曹万生的《理性,社会、客体一ˉ茅盾艺术美学论稿》(专著,省社科
院出版社,1988年 ) (胡月冰 )


